
巴溪洲的

刘鸿伏

       忽然就想去看芦花。

　　或许是因为秋风把院子里满树的银

杏叶子全吹了下来，也或许是朋友送来

了一篓肥蟹的缘故，没来由的，想要去看

芦花。对老婆说了，她笑：“芦花有什么

好看，一片白。而且天气又这么冷。”我

望了窗外金黄的银杏叶子在空中飞，心

说：南方有北方冷吗？北方正下着暴雪

呢。南方没有雪可看，去看芦花多好！

　　正犹豫着去还是不去，刚巧就有一

个画家朋友打电话来，说闲得无聊，想开

车到郊外兜兜风，问我要不要同去。我立

马就答应了，但提出必须是去西郊的巴溪

洲看芦花。朋友正愁找不到好去处，大

喜，说：“十分钟后来你楼下。等着。”

　　一小时不到就远远望见了巴溪洲。

洲在流水中央，一桥横卧，连接起陆地与

洲渚。巴溪洲野性、深广，有些像红尘中

的秘境，此时满洲芦花怒放，似白皑皑一

个雪国，孤悬在明镜似的秋空与流水之

间，大非人间模样。

　　从洲的西南角起，一道木板铺成的

绕洲便道，宛转环复，不知其长。岩石凹

凸处，小涧、深潭阻断处，木板路便成桥、

成亭，无多装饰，野性、随意，却添了许多

行走、瞻望的诗意与悠闲的情致。

　　沿木板便道慢行，先是看到水边不

成片的一大丛一大丛在风中摇曳生姿的

芦花，在透亮的光影里显出毛茸茸的洁

白的质感。一簇一簇的，散漫而奔放，没

有一点约束和拘谨，想怎么开放就怎么

开放。有的半露花穂，欲开懒开；有的开

得彻底，招摇骄傲，在风中摆弄出各种好

看的姿势，任性而美丽。

　　当然，水边偃卧的老柳树下会系着

那种桐油漆的小木船，带竹编的小篷，还

有桨。你若有兴趣，可以解了缆索，将它

划到几乎透明的流水上去，钓鱼也可，不

钓鱼只看风景也可，但最好带上半壶老

酒，还有一个能陪你喝酒的朋友。你喝

着酒，看天看云看鸟，看人看芦花，便会

感觉到那种潇洒出尘或放浪形骸的悠游

自在，即使是再不浪漫的人，也会在心里

生出许多遐想。而系缆的老柳下，凸出

花丛和草丛的奇怪岩石，显见是经百年

千年在浪里打刷过的，百孔千疮模样，正

是浪里前身，此时天荒地老地弃置在荒

渚上。你也千万莫要冷落了它，收拾了

随带的某本喜欢的书，比方梭罗写的《瓦

尔登湖》或者陶渊明的诗集，攀上那片巉

然古岩，静静坐下，随手打开书的某一

页，在雪白的芦花和碧青的柳叶下开读。

一边读，一边听脚下水波的呢喃和芦苇

深处野鸟的啼鸣，便读出与往常完全不

一样的心情和书中的题外之意，心里的

愉悦，也似怒放的芦花，在微凉的秋风中

摇曳了。这时候，会有芦花落满你一身，

你一头的青丝忽然会白了，这样多好，白

得安详而充满诗意，仿佛人生的秋天蓦

然提前就来了，梦境一样。

　　只在木板道上慢走徐行，左顾右盼，渐

渐就走进芦荡深处，木板便道已不见了首

尾，脚下飞落的芦花竟将木板便道完全覆

盖了。一条长达数十里的木板路，说不见

就不见了，它顽皮地藏身在雪一样的芦花

里，和看风景的人捉起了迷藏。脚踩在洁

白、柔软的芦花上，像踏在白云朵上，人便

有些恍惚起来，想：这世间真的有过这样的

木板路么？是自己生出的幻觉吗？如果没

有，刚才走过的和看见的，应该是真实存在

的吧？眼前是茫茫的白，柔柔的白，虚渺的

白。雪的白是寒冷的，可以捉摸的，芦花的

白是飘忽的，温暖的。芦荡虽然一片无际

涯的白，但长在土地里和沙洲上无边的芦

杆，却纵横交错、密不透风地翠绿着，让人

觉着生命真是一种很奇异的存在。

　　看画家痴痴傻傻在芦花中忽远忽近

地出没，弄得一身的白，便想：和画家结

伴出行的好处是，他一边看景，一边想着

画画，眼前之景和心中之景，合二为一，

仿佛梦游似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在尽

情看花之余看他可爱和可笑之处。

　　芦苇深处隐约听见人语，便知道还

有别的什么人也正悄然行走在这秋水芦

花的微凉的风中。是风把隐秘的声音透

过密密的苇丛送到耳中，好让你不会太

寂寞。走在漫天芦花下，会不时看见苇

丛中那些结得玲珑精致的鸟巢，都只有

拳头大小，它们安详搭建在苇秆的腰部，

离地面三五尺，能防止水淹和蛇鼠的侵

犯，搭窝的鸟儿一定很机警。偶尔也会

发现那种很大的鸟巢，一般都在靠岩石

和杂木的地方，这种巢多用枯芦秆和小

树枝搭建，栖息在巢中的，该是野鸭或渡

鸦那种较大型的鸟儿。

　　穿过苇荡便望见流水。这是一片浩

渺的水域。秋风吹起水面的涟漪，一圈

圈一轮轮荡向无垠，若一种宇宙的密语。

远处三五个野钓的人，芥子似的，停住在

透明的天空和透明的水波之间，看不清

他们的眉眼，更看不见他们甩出去的鱼

线。他们看起来是虚无的，他们在虚无

中钓着虚无，而世界，原本应该是一片无

瑕的洁白。芦花、木板道、隐约的人语，

还有苇丛的鸟巢，我或画家，却是这空明

里真实不虚的存在。

　　走累了的时候，便安安静静地躺在

柔软厚实如白云朵的芦花上。

        冬之暖阳

冬之暖阳，刚冒出头的那一瞬间

我简直听到了炸裂的声音

去远方暖处过冬的候鸟

且不说它们，院子里

留下的鸟虫兽

在用不同的声音呼喊

路边的萎花枯草张大了嘴

对温暖的渴望超过了名利

超过了爱情甚至超过了自由

冬之暖阳，不是世上的君王

却恰似我们的老父亲

经过夏之热、秋之燥

到了冬之暖，恰似父亲

从急躁的青年、亢盛的中年

到了双手温暖、声音轻柔、

眼中满是爱的老年

        冬之风

冬之风，这冬天的顽劣之子

一登场，便呼啦啦扯起大旗

一路杀将过来

笨拙的黑熊躲进了山洞

鼓噪的蛙类闭嘴钻入地下

胆小的大雁慌张向南逃飞……

冬之风一路呼啸呜咽

横扫山川湖海

冬之风肆虐的大旗

被南岳祝融峰挂住了

向日葵转过头来看

太阳直射的脚，也从南走到了北

腊梅花开了，迎春花开了

桃花开了……春风浩荡

百花次第盛放

       冬之雪

雪是一种灵魂深处的触动

南方的极寒之晨

推开窗户的那几声惊喜

落雪哒、落雪哒……

类似第一眼看到

刚出世女儿的激动

是的。雪是冬天的爱女

漫天飞舞着极致的自由

雪白的外表温润的心

却愿在阳光中化为无形

反哺萧瑟的地母

喂养万紫千红的春天

        冬之雨

冬雨是重的。不似春雨四面讨巧

不似夏雨八面威风，更不似秋雨

与硕果共荣。她是年老的贤妻

没了青春光鲜的形式，却在天地间

证明着自己地老天荒的爱

冬雨是美的。美在骨子里

冬寒君临天下，她预备着

飘雪的华丽衣裳，伴着

西伯利亚的冷风，尽其所能

润泽枯干的树叶枯黄的蔓草

以及即将开放的梅花

温润干涸的河流山川

抚慰每一个冷夜与寒晨

张
辉
东

       白乌线的水杉落了

一地金叶，风穿过枝丫时，

总带着些细碎的声响，像极了

山涧箬竹在轻声应答。我总疑心，那些扎

根在白箬铺镇肌理里的箬竹，才是这片土

地最忠实的见证者，它们见过泥泞土路里

的艰难跋涉，见过319国道初通时的车马

喧腾，也见过如今白乌线上车窗里探出的

相机，正对着满路秋色轻轻按下快门。

　　那年月，白箬还裹在湘中丘陵的褶皱

里。还没有白乌线，连接村落与外界的，

是踩出来的田埂、垫着碎石的机耕道。村

里人要去长沙城，得先推着独轮车在泥路

上走四五里，才能赶上通往319国道的班

车。车辙压过的地方，箬竹的枯叶常被卷

成漩涡，又在车轮远去后慢慢舒展。

　　后来，机耕道渐渐拓宽，铺上了沥青，

成了最初的白乌线雏形。记得第一次走

这条路时，两侧的水杉才碗口粗，箬竹沿

着路基肆意生长，枝叶常常会扫过自行车

的车把。那时的白乌线，更像一条串起村

庄的线，一头连着白箬铺镇的集市，一头

接乌山街道的粮站。每到秋收时节，路上

满是拉着稻谷的拖拉机，突突的引擎声

里，水杉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箬竹的

叶片上还沾着稻田里的水汽。也就是从

那时起，319国道的车流开始往白乌线分

流，镇上的铁匠铺搬进了新盖的门面，村

口的小卖部摆上了从长沙城运来的汽水，

白箬的名字，慢慢随着车轮走出了丘陵。

　　真正的变化，是在长沙城乡建设的浪

潮里。城市的框架不断拉大，319国道从双

向两车道扩成了宽阔的马路，路灯亮到了

村口；金洲大道拉通后，像一条纽带，把319

国道的横向活力与白乌线的纵向温情紧紧

系在一起。而白乌线，也被重新规划，两侧

的水杉被精心养护，箬竹被移栽到路边的

景观带里，原本坑洼的路面变得平整宽阔，

道路蜿蜒向前是一步一景的春秋变换。

　　如果你在春天来白箬，白鹤山的箬

竹、白乌线的水杉、319 的梧桐会用不同

的绿来迎接你。箬竹的嫩、水杉的浅、梧

桐的深，像一场无声的春之对话，诉说着

这片土地的生机与变迁。移步换景，每

一抹绿都是春的回应，等着每个来这里

的人，读懂这份藏在路与绿之间的，属于

白箬的春日浪漫。

　　如果你在秋天来白箬，会发现果香先

于秋色来。不必说奇奇果园的硕果累累，

也不必说乡村创客中心的桑葚、金樱子缀

满枝头，更不必说诸多农家院里的桃、梨、

橘、橙、柚挤弯了枝丫，就是山脚下的那片

板栗林，那落满地面的带刺栗壳，都能让

人瞬间想起秋日里最扎实的甜与暖。

　　果香四溢时，箬竹的绿会顺着白鹤山

的坡度，悄悄漫向白乌线。水杉的橙红会

在风的牵引下，与国道旁的梧桐金黄遥遥

相望。水杉树下停着挂着外地牌照的私家

车，游客正举着相机在拍枝头的秋叶；老房

子改造成的“创客中心”，里面摆着村民手

工编的竹篮、画着水杉的明信片、孩子们的

油画；就连村口的老井旁，都修了木质的观

景台，上面刻着白乌线的变迁史。

　　有次在白箬碰到一位从长沙来的摄

影师，他正对着山里的箬竹发呆。“第一

次来是十年前，”他说，“那时这条路还很

偏，水杉林里能听到野鸡叫，现在却这么

热闹，又不失乡野的味道。”其实白箬的

根，一直没丢。你看，文创馆里的手工艺

品，原料还是山里的竹子；就连路边的农

家乐，菜单上还留着“箬竹叶包饭”这道

老菜。就像319国道再宽，也没忘了路边

的老供销社；金洲大道再新，也连着村里

的老宅基地。长沙的城乡建设，从来不

是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让城市的便利，

住进乡村的肌理里。

　　如今的白乌线，早已不是一条简单

的路。它是 319 国道与金洲大道之间的

“缓冲带”，让城市的快节奏在这里慢下

来；它是白箬铺镇的“名片”，让更多人知

道，长沙城外还有这样一条满是水杉的

路；它更是城乡融合的“见证者”，看着村

民骑着电动车去长沙上班，看着城里的

孩子在竹林里荡秋千，看着箬竹的枝叶，

在春风里轻轻拂过往来的车窗。

　　上个月，陪母亲走白乌线，她指着路

边的箬竹说：“你小时候，就在这片竹林

里挖过笋。”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阳

光透过水杉的缝隙洒下来，落在箬竹的

叶片上，亮晶晶的。风一吹，叶片轻轻晃

动，像是在回应母亲的话。那一刻我忽

然明白，白乌线的变迁，其实就是白箬的

回答——回答着土地的期待，回答着时

代的浪潮，也回答着每一个从这里走过

的人，关于故乡与远方的疑问。

白乌线的
文丽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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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像桃花
生在春天 （

组
诗
）

留在苏宝顶

       在苏宝顶上
日落是在脚下
像是被巨大的风叶从天空吹落
磕到山尖
淡橙、金黄、血红慢慢流出
晕染了整座雪峰山
尤其那血红
与79年前一样悲壮

与帐篷与过往
今夜留在苏宝顶
留在1934米的高度
风一直没有停过
时急时缓
如一场无边无际的诉说

为留存于此
我已在心里筹措多年
苏宝顶回以沉默
显得格外懂我
因为一场更为宏大的日出
天空也越发深不见底地蓝
　　　　　　　　　　　　　　　
龙头三吊瀑布的交换

这一次不同
在雪峰山腹地
在苍翠树影间
在罗溪龙头三吊瀑布
没有大喊，也没有拍照
更没有游几圈
我把手里一瓶矿泉水，瀑布一样
倒进溪流
再靠岩壁接满一瓶瀑布

不用怀疑
我已于不知不觉中
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交换 　　　
　　　　　
再翻一次雪峰山

从17年前秋天开始
就没有再翻过雪峰山
26公里2小时
简化为7公里7分钟
时代做的减法势不可挡

也总有些东西是减不去的
比如记忆
或者念想
从江口镇转320国道
一路蜿蜒向上
蜿蜒向上的也是那些激情岁月

牛屁股、铲子坪、八大回头……
这些名字都没有变
两边的风景依旧好
由于车少
那些曾经的惊与险
却被春风吹走不少

下山到了安江镇
往来一共遇见7辆车
我皆视为难得的同道中人

借母溪的梦

狃花桥下的油菜花
开得慢了一步
看起来像是故意的
是在等待什么

更希望另一个传说才是真的
把母亲寄养在这青山绿水之间
从此以后
牵挂如这绵绵不绝的溪水
有声有色

吊脚楼下
一位母亲还在诉说往事
吊脚楼上
一轮弯月在雪峰山升起
那缺失的部分
需要一个一个梦来填满

再
翻
一
次
雪
峰
山

李
春
龙

       新年的晨光漫过岳麓山脊，你

是否听见，湘江的涛声里，藏着一句

蓄势待发的——“进一个”？

　　那声音来自“湘超”联赛的绿茵

场，更来自三湘大地每一个奔涌的

胸腔。

　　过去一年，我们在生活的赛场

疾驰，在经济的盘带与现实的拼抢

中，冲锋、跌倒、爬起、回传、再突进。

哨声不断，但我们从未离场。

　　而这场比赛，最终的裁

判是我们自己。赢，未必是

战胜所有人，而是在时光的

激流中，站稳自己的位置，然

后，进一个。

　　“进一个”，不只是看结

果，更在过程。我们欢呼破

门的瞬间，更赞美形成射门

的无数次传球、跑位与对

抗。虽然大部分奔跑不可

能直接得分，但每一次跑动

都会腾挪出可能的空间。

正如我们这座城市、这个省

份、这个国家的每一点进

步，都来自无数人看似平凡

的跑动——乡村老师的一

堂课、快递小哥的街巷穿

梭、工程师的一个参数、程

序 员 屏 幕 上 跳 过 的 一 个

bug……没有这些奔跑，汇

聚不起澎湃的势能。

　　此刻，新年的开球哨已经响起。

　　愿你找到自己的站位。不可能

都是闪亮的前锋，社会的赛场需要

每一种角色。做好一块沉稳的砖，

砌入时代的墙；当好一颗精准的螺

丝，固牢发展的轨；做好一次干净的

铲断，守住价值的线。

　　愿你享受奔跑的过程。进球的

狂喜固然珍贵，但真正定义我们的，

是开出自己的“花”，那是带球通过中

场时的专注，是回防到禁区的担当，

是在体力透支时多跑出的那一步。

“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

闲的光阴。”每一次竭尽全力的冲刺，

都会塑造一个更坚韧的自己。

　　愿你拥有射门的勇气。机会来

临时，最遗憾的不是射偏，而是没有

射门。启动那个你想了很久的策划，

学习那项让你好奇的技能，走向那个

让你心动的人。“霸得蛮”的精髓，就

是在看似密不透风的防守前，依然坚

信有一条通往球门的路径。

　　无论你身在何处，以何种姿态

奔跑——你，都已经在场上。

　　飞鸿影里，弹指声中。

　　2026，已经开球。

　　带球，向前，

　　传球，突破。

　　瞅准心中所向，应答滔滔的时

光，果断起脚——

　　进一个！

       桃花的花语：驱邪迎祥、炽热爱

恋、春禧绵长、康寿延年。

　　刘禹锡仿佛就是由无数朵桃花

栽培而成。

　　刘禹锡的童年应该是欢愉的。

父亲刘绪在江南辗转，最后迁居于江

淮地区当时最富饶的嘉禾。天时地

利人和的那天，刘禹锡的诞生，似乎

就寓意着祥兆。

　　“莫说功名事，依前惜岁阴。”刘禹

锡涉猎百家书籍作诗写赋，攻读医药

学自医其病。对自己如此勉励，他自

然也迎来了这样的收获——博览群书

的少年，来年会沐浴着京城的春日。

　　他的仕途极为通顺。应当像开

得最盛的那棵桃花树一样惹眼。德

宗在位的贞元年，刘禹锡连登三科。

　　渭南主簿再到监察御史，同为考

生的刘柳转眼间成为了仕途上的同

僚，韩柳刘的结识掀起了古文复兴的

风尚。意气风发的弱冠年，从刘禹锡

牵起自己生命的丝线的那刻起，便注

定了此后无数剪不断的命运。

　　正如历史记载，永贞革新失败了。

　　在刘禹锡眼里，宪宗似乎对刘柳

缺少愧意。明知是股肱之材，却偏要

他们贬谪蹉跎十年，本该属于他们最

好的十年。

　　他盛开得太早了。他积累的社

会经验负担不起他在此时展现的才

华和志气，他迎来了第一场倒春寒。

　　当后人在思考前人此情此景会

干些什么时，前人的形象就已经足够

立体而生动。

　　秋词二首的反骨成为秋日绝唱，

但比刘梦得的诗赋更容易记住的是他

自己。不论是朋友给的诗豪还是自诩

的刘郎，各种称谓都表明，他的故事不

断穿插在其他朋友的人生轨迹里。

　　因为生命鲜活，文字才能注入生

命力，我们才能根据传抄下来的文

字，试图理解他为何想洋洋洒洒写下

三篇《天论》声援好友，试图理解写出

“呜呼子厚，卿真死矣”和“古人今不

见”的千里江春惆怅不见，像拾骸骨

一般沉默地为故去的朋友编诗集。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刘柳的诗篇已经脍炙人口，可是刘梦

得，你在重抄柳子厚的文章时，你又

在想些什么呢。

　　我自私地觉得刘禹锡会簪桃花，

这株植物和他有种莫名的相配。

　　桃花开的时间和刘梦得年少意

气风发的仕途一样短暂，但他对生活

有着春日一样漫长的热情又弥补了

这一点。他会簪着桃花得意地二游

玄都观题诗；他会簪着桃花肆意宣布

秋日胜过春朝；他会簪着桃花哑然在

京城思念和几年前和自己永别的柳

子厚。只是豁然开朗的未来和几经

浮沉的过去，友人清晰的生命脉络和

自己模糊的尘封记忆，像落不尽的桃

花一次次拂过心脏，在每一年的开春

都隐隐瘙痒。

　　他会想着如果他能为友人簪上

一朵桃花的话。

　　但他凋零得太晚了。晚到朝廷

上已经更换了几任皇帝，晚到江湖上

已经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桃花的花语，春禧绵长、康寿延

年。这是不是对柳宗元最好的祝福

了？只是“终我此生，无相见矣”的寂

寞，一年年地为他的春日盖上了尘埃。

　　这般命运，是因为太渴望春天的

来临，还是春天来得太迟了？刘禹锡

却偏爱生在无数个不合时宜的春天。

　　他依然是春天的征兆——跌宕

起伏的一生盖不住自己的才华横溢，

他成为了中唐文坛上的一朵奇葩；贬

谪到千里外也似太阳一样提供情绪

价值，他成为了挚友记忆里长春的桃

花。他笔墨中风骨自成，为每一年桃

花的盛开提供新鲜的壤土。

　　他一树风华，便惊破了长安城的

早春。

       天行有常

风从东南西北轮番吹过

四季更替，又是一年

岁月如水的人生

我已泛舟六十个春秋

沿途的美好与艰辛

一一抚摸，一一告别

未来，仍是一条充满未知的通衢

但我坚信

拥有诗歌与梦

就是拥有一颗不老童心

       当黎明之鸟

将金色羽毛拂过天宇

我又欣然听到

河滩新柳，借归来春风

对河水娓娓絮语：因为爱

我们还年轻

还能热泪盈眶

我因此相信新年的春天

会比往年更奔放

我一直向前走，无怨无悔

只做诗歌与爱的忠实奴仆

海滨之夜

海风的羽翅，咸咸的

飞翔在夜空，寻找爱的回应

海滩无眠的礼花是一种

天幕繁星是另一种

年轻的恋人，将大海

永不停歇的旋律当成

爱人的窃窃私语

在一个可能的海滨之夜

海风的翅膀也落在我肩上

心灵为之敞开，我认真感受

抚摸夜的神秘无边

我扪心自问又自我否定

我曾经将自己想象成孤岛

高拔于茫茫海水之上

坚定、独立、排他

现在我让自己完全融入

大海和夜色。我要捐出

灵魂里豢养多年的孤独

只为诗里的星辰大海

只为拥抱新年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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